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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全球化的生态风险及其规避

鲁明川

(浙大城市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摘 　 要:资本主义崛起和发展的历史是一部资本全球化的历史,即资本流向全球、在全

世界扩张蔓延的历史。在此历史过程中,造成资本积累的空间矛盾与生态危机的全球化,不
断加剧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生态空间的占有与剥夺。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

底端,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本全球化的生态风险挑战,甚至陷

入资本权力构筑的生态陷阱。面对全球化浪潮与资本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拒斥

资本,但也不能对其听之任之,应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设立生

态门槛,限制和导控国际资本;聚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之力,构建国际公认的生态话语权;推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加强全球生态治理,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在持续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实

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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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以后,资本开始发力,资本的全球化随之开启,它通过货币的聚合和脱域功能,打破自然

资源的地域之限,按照资本增殖的需要,重新配置全球资源,制造纷繁庞多的商品世界和价值通约的

全球资本体系,资本渗透并日渐掌控了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人们现实的生产生活不知不觉地被资本

所座架。当前,资本依然是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化依然是不可阻挡的主流趋势。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前积累及其构建的以资本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

处于优势地位并不断扩大资本在全球的控制力。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国际资本、参与资本

全球化为其发展本国经济和扩大对外经贸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机会。但风险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受

本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所限,在资本的时空布展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在获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往往

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如何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发展壮大自己并规避资本引入的生态风险,这是

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 全球化浪潮与资本的全球化

根据人类社会交往和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与发展,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掀起了三次全球化浪潮:一
是地理大发现后,缘于对稀有物品和财富的强烈占有欲,众多欧洲海上国家纷纷走上了海外殖民扩张

的道路,促进了世界的大发现和大交流;二是工业革命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国内工业品“堆
积”难题,资本家开始疯狂占有和抢夺全球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商品的异域生产和跨国消费成为一

种常态,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向全球,国际分工进一步细化、国际贸易迅速发展;三是“二战”以后特别是

冷战以后,随着生产和服务的全球分工,大量发展中国家参与到了全球化产业链,欧美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主导建立了众多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生产合作和经贸往来愈加密切,全球经济发展持续

加速。
全球化浪潮推动了资本的全球扩张,但资本的真正全球化却始于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因为“地理

大发现只是拉开了世界历史的帷幕,真正推动形成世界历史的则是工业革命” [1] 。正如马克思所言:大
工业“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2] 。从资本主义社会开

始,人类历史才是真正的“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在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双重作用和支配下形成和

发展的。因此,资本主义崛起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全球化”的历史,也是资本流向全球、在全世界扩

张蔓延的历史。“全球化趋势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特征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张图

景。” [3] 资本在全球化浪潮中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全球扩张,究其缘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资本增殖的本性与资本的空间布展

“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 [4] 增殖是资本的本性,资
本对剩余价值的控制权和掠夺权即增殖,是其与生俱来的特性,也是资本存在的根本目的和理由。资
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个体生产的有序性和社会总体生产的无序性总是相形相生,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

失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常态。资本自诞生以来,尽管流通形式发生了诸多变化,从最初的 W—
G—W 到如今的 G—W—G,但始终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来获取最大的利益,即在单位空间、
单位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必然要求资本对扩张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最大化压缩。具体而

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和个人在既有生产条件基础上算计出来的理论利润,将会促使众多企业

不断扩大再生产,造成生产过剩和资本积压的困境,限制和阻碍了资本增殖。对外空间扩张、寻找新的

市场成为解决这一困境的必然选择。资本主义的萌发、发展一定程度上就是资本全球化的过程。“扩张

是竞争性市场环境中资本的内在冲动,空间上的扩张是其重要形式,也是其最终走向。只有不断扩张

寻找新的市场和资源,它才能不断地获利以拯救自身。” [5] 一方面要打破商品交换的地域限制,实现交

易的全球化;另一方面要缩减流通的时间周期,用时间消灭空间,最大化压缩商品跨区域迁移所花费

的时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便是:“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

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

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 [6] 任何妨碍和约束资本扩张的时空限制

都会在资本增殖的利益驱使下不断被打破,资本从一地一国不断涌向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全球

化进程中,利用并扩大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以获取更多的额外的利润和剩余价值,正如苏

贾所言:资本主义“内在地建基于区域的或空间的各种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继续生存的一个必要手

段。资本主义存在本身就是以地理上的不平等发展的支撑性存在和极其重要的工具性为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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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 。资本的全球化,促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业形式由区域性产业集聚转变成全球供应链式产业

集聚。全球范围内的时空压缩既是资本增殖的现实需要和基本条件,也是资本全球化过程的直接

后果。

(二) 一般利润率下降与发达国家资本转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三篇中专门论述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

中,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持续增加,而剩余价值率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相对不变,一般利

润率将持续下降,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生产,随
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

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 [8]237

追逐更高的利润率、实现价值最大化增殖是驱动每个资本流动和运转的根本动因。微观层面每个

资本家都想实现自己“个别利润”的持续提高,从而产生激烈的社会竞争,促使每个个体都千方百计追

求更高利润的行动,势必带来生产部类、行业的利润率以及社会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资本逐利的本性

绝不会对一般利润率下降的现实“无动于衷”,必然要寻找新的市场,以实现再增殖,广大的发展中国

家成了这些资本“最好的去处”。因为在这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工艺、生产营销等多方面具有

明显的比较优势,企业或个人通过“成本—效益”型生产模式追逐“竞争性廉价”,转移国内低收益甚

至无收益的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实现资本的高额回报。究其原因,“这些高利润率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

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未受保护的生态环境,由此来冲抵利润率下降的压力” [9] 。对
此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详尽论述和阐释。“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
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

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在这里,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作为

比重较高的劳动来使用,利润率就会提高。” [8]264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正是这样的扩张冲

动把它的法则带到了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 [5] 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

利润率下降、化解国内矛盾、继续实现资本增殖的必然之举。

(三) 绿色环境运动与资本的转移

除了资本增殖需要以外,西方国家资本全球性转移与日益高涨的环境运动存在密切关系。20世纪

60—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资本对环境的破坏愈加严重,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迅速扩展,严
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于是,人们开始反思资本大规模扩张的生态后果,环境运动在西方

国家渐渐兴起并形成了世界性浪潮。首先吹响环境运动号角的是蕾切尔·卡逊,在其著作《寂静的春

天》中描述了资本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造成了农业和农村死寂的现状,文中提醒并警示人们,人类生存

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源、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已经受到了严重威胁,甚至说是严重的破坏,如果再

不采取切实的保护行动,人类将很快走向灭亡。
面对国内环境运动的高涨形势带来的强大社会压力,加上国内资源和能源的限制,资本主义国家

不得不制定一些规章制度来限制和规避污染,保护环境。但它们绝不会因为要保护生态环境放弃利润

及其最大化的追求。在利润的刺激和环境舆论的压力下,资本开始寻求国外市场,资本家纷纷将资本

转出国内,转向世界其他国家,“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

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10]35。20世纪80年代以来,迫于环境运动的社会压力以及境内资本

扩张成本飙升的经济压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次次大规模的资本外迁浪潮。在资本向全球蔓

延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实现资本最大的增殖,利用经济、科技等优势走向了生态帝国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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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肆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更利用发展中国家迫切发展经济的愿望,通过所谓“合作”和“援

助”的方式向这些国家输出高能耗、污染型企业。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来势汹汹的资本和巨大的发展

压力,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利用本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以及丰富的自然

资源,来换取国内经济一时的增长。在生态环境不平等的“交易”中,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

家的“大型垃圾站”和“污染转移地”。如哈维所言,“资本主义解决污染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

它们移来移去” [11]421。

二、 资本积累的空间矛盾与生态危机的全球化

空间是资本得以不断扩张和增殖的基本条件和前提,资本全球化必然要求不断占有一定的空间。
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打破空间束缚、探寻更广阔生长点、实现异域扩张增殖的过程,本质上是资本及

其逻辑宰制世界的资本权力的全球化。资本促成了生态资源在特定空间内高度的集中,但由于资本内

在否定性,资本也在再生产和全球化过程中不断破坏和吞噬既有的空间,空间的有限性又成为资本扩

张及其全球化的限度,资本内在矛盾造成了全球空间的异化,最后导致资本扩张的空间不足,出现资

本积累的空间矛盾,致使经济和生态危机频发,这种状况我们称为资本扩张循环与生态再生产循环的

空间悖论。面对困境,资本主义绝不会放缓和停止扩张的步伐,时间修复和地理再扩张成为其克服危

机、扩大权力的重要方式。纵观资本的发展史,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物”与一定的“社会

关系”的综合体,它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表现出了双重作用:一方面通过“物”产生了

“创造文明”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关系”产生一种客观的社会力量。资本“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

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

里” [10]36。资本的增殖与集中,使资产阶级拥有了巨大的社会权力,“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时间与空间的

压缩,让资本的流动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资本的交易获得了正当的理由” [12] ,从而让它具有了更大的

能力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更快的速度推向全球,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日益形成,资本征

服世界的趋势与特征也随之日益显露。

(一) 资本的全球化与全球生态危机的历史生成

资本主义开启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篇章,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完成,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资
本的全球化促使人类开启了对自然全面控制和支配。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发现,资本的全球化

和生态危机的全球化是同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

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10]35。福斯特指出

资本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过去500年的历史实际是一个

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 [13]7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过剩的国内资本转移到国外,力图在资本异域扩张

和重组过程中,获得区位、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占有他国的生态资源,将积累起来的剩余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不平等的分配,这必然给人类的生态空间带来巨大的危害。在资本座架生态环境过

程中,资本摧毁特定的自然资源,滥用自然可提供的使用价值,最终引发生态崩溃。
纵观西方殖民史,资本主义发展史和生态灾难史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自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资

本便站到了生态的对立面,甚至凌驾于生态环境之上,生硬地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纳入资本循环、
扩张与增殖的各个环节。人类肆无忌惮地榨取自然,全球性公共生态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现象早

在100多年前的马克思生活年代就已经上演,“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
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 [14]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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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哈维所言,“可持续性、生态匮乏和人口过剩等概念都同资本逻辑深深地纠缠在一起,……货币

循环和剩余价值的榨取已经成为主要的生态变量” [11]222。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与“合作”,致使广大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对发展中国家的

资源掠夺也日益加剧,全球的生态系统更加脆弱。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造成了当今世界的气候失律;
从现实看,当前气候的加速恶化,既在于发达国家继续加速发展造成排放不减以及对失律气候的消极

不作为(比如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也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单纯经济发展追求相关联。然而,
气候失律所造成的全部灾难性的后果,却分摊给了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资本逻辑导致了生

态不公平和全球气候的进一步恶化。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资本是顺应全球化趋势、加快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这给予了西

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扩张空间,因为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中处于“资本食物链”顶端,利用不

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设置绿色贸易壁垒,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无
视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和环境权,公开将环境污染物转移甚至“转卖”给发展中国家,这样,既可以转移

国内资本,减少本国的生态污染,还可以继续实现资本的增殖,增加国民的财富,可谓“百利而无一

害”。有学者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就逐渐地通过攫取第三世界的财富而维持和改善绿色,毁坏树木与

土壤的有毒废弃物倾倒地而实现” [15] 。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全球化是“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

方、污染流向全球”的过程。

(二) 资本积累与生态剥夺成为同一个共时过程

马克思没有专门提出“生态剥夺”概念,但他在世界贸易、资本积累、国际分工、东方社会发展等内

容的阐释中蕴含丰富的“生态剥夺”思想,生态剥夺是马克思解读资本全球化及其塑造的全球经济政

治秩序的一个基本视角。剥夺性积累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资本的全球化的典型特征,造成了生态危

机的世界性扩散。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国际资本规模扩大与发展中国家资源能源消耗增长是一个

共时过程。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次次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不仅将资本主义推

向了全球,而且加剧了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生态空间的占有与剥夺,世界的不平衡发展愈加严重。
全球化时代,几乎所有国家都要对资本进行引进和利用。然而资本引进是有目的性的,资本强国

不会无偿地将资本赠送给资本引入国,一定会以扩张资本发展空间、延展资本辐射范围、赚取超额利

润为根本出发点。对于广大资本引入国而言,可能是以资源极度消耗为代价换来经济缓慢发展,对于

国际资本的引入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带来短暂的利润和利益,但从长远看,也给资本引入国带来了极

大的风险和挑战。资本强国利用资本霸权对资本引入国进行资本掌控,将资本引入国当成“生态避难

所”,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转移到资本引入国,在资本引入国实现廉价资本的再升值。国际资本的

引进将导致资本引入国资源消耗不可避免,甚至导致资本引入国生态话语权丧失。
“只要资本规则存在,这一合并就会使生态危机成倍增长,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无法避免这种隐

患。” [16] 伴随着资本无休止发展的逻辑和步伐,将整个世界都裹挟到资本权力体系,各个国家都不可

避免地卷入资本世界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后发及其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
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几乎都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在资本权力的全球体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从某种意

义上讲,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是一种国际资本涌进的输入式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居主导

地位的发达国家,既不可能通过现实的政策来以补偿或者生态危机再分担的形式来促进全球生态公

正,更不可能从基于资本和私有制的崇拜的政治理念当中衍生出国际维度的生态价值。” [17] 因为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就具有“反生态性”,资本必须无限地扩张以实现增殖,这种扩张势必要对自然资源

无限制地开采与占有,这种“反生态性”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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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些资本输出国绝不是为了发展欠发达国家经济、改善人们生活状况

的,这些国家“乐善好施”的行为背后,掩藏着污染转移这一鲜为人知的秘密,“蕴藏在社会生产关系背

后的资本宰制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缺席于这种历史解释当中” [18] ,资本与污染的同时输出,给发展

中国家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威胁,致使发展中国家生态问题频出。正如福斯特所言:“资本主义经济把追

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的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

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自然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弃物,导
致环境急剧恶化。” [13]2-3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在享受引进国际资本带来的“社会福利”的
同时,也要警惕引进国际资本造成的“生态恶果”。

(三) 资本的权力渗透与生态陷阱的形成

资本权力的渗透无孔不入,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全球经济政治组织和秩序随之建立,从布雷

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先后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对发展中

国家进行“联合发展”形式的资本输出。资本作为投入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价值,其本身也是劳动产物,
从而拥有市场权力的原始形态———对他人社会劳动的支配权。这种权力不单单是支配劳动生产的物

质产品,而且还上升为支配生产这些物质产品的劳动力,通过支配劳动力进行生产活动,最终直接占

有劳动力生产的成果。资本依靠着它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和对市场权力的掌控,从而达到自身价值的

实现。资本在每一次运动和反复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倍数增殖,最终导致资本雪球越来越大,甚至在一

些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已经成为一种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

化的不断演进,资本越来越成为一种权力象征,也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的符号。
国际资本大量输入发展中国家,显然不是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善义之举”,其背

后是实现资本的扩张与增殖。国际资本引进后,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地方政府财

政税收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国际资本引入对发展中国家环境

造成的巨大破坏作用。首先,国际资本投入生产,必然要消耗大量的生态资源,生产必然产生污染废弃

物;其次,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着资本输出的旗号,将本国境内已经淘汰产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这些产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符合环保要求,再投入生产的话,企业必须支付巨额的生

态修复成本,大大压缩了资本的获利空间,加上西方环境运动的生态舆论压力,这些淘汰的产能披上

国际资本和技术援助的华丽外装,在发展中国家各港口码头上岸入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国

家成了这些“国际”落后产能的生态避难所。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资本霸权利用在国际政治

地位上的影响力与经济秩序规则制定上的优势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剥削,发展中国家在生态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及生态权益的享用等方面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

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态资源的供应地和污染废弃物的弃置地。同时,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发展

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公民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素质存在较大差异,加上发达国家漠视发展中国家的实

际发展水平,盲目提高生态环境的衡量标准,并常以生态环境问题在公开和非公开的国际场合攻击发

展中国家,以获得国际话语权。为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维护全球生态正义问题上很难达成一

致共识。“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环境与发展割裂开来,以环

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19] 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

面“合理规划”自己的工业布局,将污染企业集中于国界附近和国外,避免本国生态环境的遭殃;另一

方面通过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直接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出售或转移污染废弃物,却“以环保卫

士自居,无视本国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对全球能源的巨额消耗以及快餐式的消费文化对生态系统的

22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2022 年



强度破坏和环境资源压力,推诿责任,在全球生态治理问题上斤斤计较” [20] 。

(四) 资本全球化的矛盾性发展对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出挑战

资本全球化的矛盾性发展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表现首先是人与自然的持续性对立。人与自然的对

立消解着彼此的力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资本增殖的本性要求无限制地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
自然界的资源并非无限,其恢复能力无法满足资本全球化的“贪婪”索取,结果必然使得自然界不堪重

负,出现全球气候变暖、水资源危机、土地荒漠化、酸雨污染等一系列全球生态危机。“力的作用是相互

的”,全球生态危机又会对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发展带来严重的威胁,人与自然的持续性对立不在于“天
灾”而在于“人祸”,不约束资本的肆意扩张,人与自然的持续对立无法在根本上得以和解。当人与自然

的持续性对立越强,人类社会所遭受的威胁也越大。但是,资本全球化与生态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的同一过程,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人与自然的持续性对立成为必然,致使全球生态治理体系难

以推进。资本的效用原则决定了资本全球化根本目的是使资本在最短的时间、最大的空间内实现资本

的自身增殖。有西方学者认为,“生态危机是被夸大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它是末日审判神话的贩卖者

们发明的把戏” [21] ,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生态风险的肆意忽视。事实上,资本全球化对生态的剥削已成

为“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人类头顶上,资本全球化带来的生态危机不断加剧,西方国家主导着国际生

态治理话语权,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状态,不得不接受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基于

此,全球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呼之欲出。过去发达国家的生态治理话语体系“损人利己”并最终损害自

己,因为在零和博弈中没有胜者,更不符合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损害的是发展中国家、全球环境和人类

整体利益。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产品交换,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后发处境,只能通

过出口农产品和自然资源来换取现代化必需的资金和技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国际政治经

济秩序中的优势,掌握商品交换和交易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从而在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的定价方面最

大化地压低价格,通过商品交换占有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全球生态治理体系要求以创新、
开放、平等、合作、共赢为理念,改变过去西方全球治理的话语体系,面对海平面上升、南极臭氧层空洞

等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西方国家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要和发达国家承担绝对平等治理责任显然对发展

中国家是不平等的,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的剥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要对全球生态治

理承担保护环境的主要责任、履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和资金帮助的职责,跳出“零和博弈”思维,
立足于国家合作,加强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推进,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

三、 资本全球化生态风险的防范与规避

发展依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务,顺应全球化趋势、融入和推动全球化进程是各国实现发

展的必然之选。发展中国家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所限,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

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本全球化的生态风险挑战,如何驾驭和导控资本、摆脱资本霸权、规避风

险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 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牢牢掌控本国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资本全球化造成的生态问题本质上不在全球化本身,而是主导资本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在获得巨

大经济、政治、生态等利益的同时,没有将这些益处惠及更多的社会群体。相反,它们凭借经济、外交等

方面的优势,剥夺广大发展中国家、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正当生态权益。因此,规避资本全球化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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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不是简单地“去资本化”和“去全球化”,更不是粗暴地“反资本化” “反全

球化”或“逆全球化”,而是顺应全球化趋势,发展壮大自己,推动全球化向开放、包容、公平、绿色方向

发展。为此,面对资本全球化、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新发展格局,对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建立

国内统一大市场既是规避全球性经济和生态风险的重要手段,也是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利用我国自身的市场优势拉动经济增长是掌控本国经济发展主动权的必

要手段。首先,以畅通双循环为目标,设立高效、规范、公平、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以促进市场多要

素内外联动为手段,坚持主动开放、双向开放、公平开放、全面开放、共赢开放等价值理念,促进市场各

个要素自由、平等、有序、安全地流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着力提高市场对外开放的水

平,着力打造开放型统一要素市场,提高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形成对全球先进资源要素的强

大“磁力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新动力。其次,以国内大循环和统一大市场为

支撑,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推动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提升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和全球生态治理中的话语权。促进各类

要素市场之间融合发展,实现要素市场发展形态和模式变革,激发融合发展活力。最后,坚持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着力健全规划、产权、监管等各方面制度,推动资本、劳动力等各类要素依法依规、公
开透明配置,加强对资本的监管和监督,“筑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安全底线”,“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防止脱实向虚。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2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自身

的体量优势,以提高质量和追求效率为出发点,在生态环保的基础上,切实提高我国的抗风险实力和

抗风险能力,扩大自身供给水平,减少国际依赖,打破资本大国的垄断地位,切实减少和降低国际资本

的输入比例,逐渐摆脱资本大国的技术和资本控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体系和抗风险体系,有效

地应对了资本引进和各种风险挑战。

(二) 严格生态门槛,限制和导控国际资本

面对国际资本浪潮,发展中国家需要设定有条件性的生态门槛,宁缺毋滥,择优选资,将国际资本

引入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切实调整和优化外资引入和利用结构。“限制国际资本在高物耗、高能

耗、高污染项目以及稀缺矿产资源等项目的投资,鼓励国际资本进行新能源和环保技术领域的投资,
引导国际资本逐渐向附加值高的产业转移” [23] ,对国内产业结构进行整体性的生态化调整。就中国而

言,应加快建立起原料互补的生态产业链,打破对资本强国的资本依赖和技术依赖,加快推进不同产

业的生态发展。当前我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严峻事实,由此引发了能源浪费、环境污染等诸多的生态

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落后产能的大量长期存在和对国际资本导控不足所致。目前我国部分产业缺乏

国际竞争力,不少企业出口的外贸产品,科技附加值不高,主要依靠国家的出口退税才得以维持,这种

低端的产业发展方式实际上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不具有可持续性。还有部分企业产业转型意识

不足,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淘汰的产业模式,造成资源能源的过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产业结

构生态转型升级亟不可待。
因此,限制和导控国际资本、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生态转型升级、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是当前十

分必要和紧迫的任务。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助推产业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所谓产业生态化是指在遵从

生态学原理的基础上,充分兼顾生态发展逻辑、经济运行规律和系统安全运转,对传统产业进行整体

性的调整优化,致力于实现产业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效益上的最大化,达到资源的充分和高效利用、
生态环境损害最小、产业废弃物循环使用的目的。产业生态化涵盖三大产业各个领域的“绿色产业”,
“符合生态文明建设所强调的‘生态’,即产业系统的新陈代谢要像生态系统那样以循环的方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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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产业生态化是最具实质性意义的生态文明建设” [24] 。按照现代产业绿色标准要求,建构科技含

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生态体系,催引农业、工业、服务业自然耦合,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和绿

色发展要求的新产业模式,推动三大产业的生态共生发展。这也是新时期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抵
制国际不良资本引入的有效手段。

(三) 聚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之力,构建国际公认的生态话语权

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了先发优势,拥有雄厚的资本优势,在多个领域都掌握着国际话语权。这些西

方强国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生发地,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掌握着工业生产全套

体系,伴随以信息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了世界资讯,广大发展

中国家基本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制之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晚、工业基础薄弱,在西方发

展大国面前不足以抗衡。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近年来在世界

舞台的声音和地位有了一些提升。但总体而言,依然处于重在参与的境地,没有实质性决定权。在资本

当道的今天,资本是最有说服力的武器,谁掌握了资本的主动权就掌握了话语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在

资本和话语权方面显然是“失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必须联合

起来反对发达国家的生态话语霸权,通过平等协商、共同参与和制定全球生态治理的相关制度和规

则,超越以西方主导的全球生态治理模式,构建国际公认的生态话语权。
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注定了仅靠一国之力不可能长久地、真正地解决生态问题。世界是普

遍联系的,生态环境亦如此,世界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最终会影响到本国的生态环境。因此,广大

发展中国家需要团结彼此力量,在生态治理方面加强合作与交流,大力发展生产力。在全球生态治理

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有效利用世界气候大会、联合国环境大会等国际会议,抵制西方发达国家的

生态霸权,构建出新的更加公平公正的生态话语体系,完善和修订已有的国际生态保护规则。相比西

方发达国家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先发优势而言,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大的后发优势,比如丰富的能源

矿产资源、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开发空间、拥有科技创新舞台……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广大发展

中国家日渐展露,可以说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未来最具发展可能的沃土。广大发展中国家首先要做的就

是把发展作为当下最为重要的任务,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自我

发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因。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

的积淀,在各个领域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传递出中国的声音。当今世

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实现自身发展和大跨越发展的关键期,坚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老

路,要防止西方国家污染转移的伎俩,坚定走健康、绿色、循环、生态的发展之路,这是新时代最符合全

球化大潮的发展逻辑。面对西方资本话语权的压制,单打独斗终究不成气候。发展中国家应求同存异,
紧紧聚合在一起。只要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不甘受西方强国的欺凌,团结起来聚合磅礴伟力反对

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那么世界上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可以对规则为所欲为。

(四) 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生态治理

西方主导的生态治理体系深受资本逻辑的宰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态环境被打上了商品

的“印记”,肆意剥削自然界的经济价值以获得资本最大化的增殖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环

节。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甚至提出了“越破坏生态越能刺激经济发展”的观点。面对全球生态环境的总体

恶化尤其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

身” [25] 。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通过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等各方主体共同参与和制定全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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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治理的相关规则,在广泛有效的国际合作中构建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生态治理模式。在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全球生态治理的模式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可持续性的人类发展状

态,扬弃了“以环境换经济”“以资源换发展”的发展模式,提倡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生

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补齐了资本全球化参与主体缺位和动力不足的短板,又超越了资本全球化内

容片面的单向度属性,实现了对全球化正义路向的价值引领,完成了形塑新型全球化的世界历史任

务” [2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不能仅靠一国之力加以完成,需要世界各国长期

的交往与共同合作,共同负担起相应的生态治理责任,加强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共同推进全球生态

治理,共谋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

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7] 。今天,经济全球化大潮

翻涌而来,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飞速发展,人类交往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更加广泛、更
加复杂,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享已成为

新时代的新风尚。21世纪是一个绿色发展的时代,中国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促进全球生态治理,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坚决反对资本霸权,维护全

球公共生态资源安全,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当前,人类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全世界面临着经济发展乏力、经济危机

频发、发展模式多元、局部动荡时发、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困扰,与此同时也面临着恐怖主义、网络安全、
重大传染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西方中心论”已经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共应挑战、
共克艰难已是不可回避的责任。和平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充当世界霸主

的理念早已不被这个世界接受。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今天,世界各国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

合作、同舟共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互利共赢,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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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Risk of Capital Globalization and Its Avoidance

LU Mingchuan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Hangzhou 310015)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s a history of capital globalization. It is also a history of

capital flowing and spreading around the world.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has led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spatial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logical crisis. At the same time, the occupation and depriva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in less devel-

oped countries or regions are also increas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generally at the bottom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On

their road of pursu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inevitable to encounter the ecological risk challenge of capital

globalization, and even fall into the ecological trap constructed by capital power. Faced with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not completely reject capital, but they cannot take a laissez faire attitude

either. They should establish a unified domestic market to take the initiative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stablish

ecological thresholds to limit and guide international capital; aggregate the pow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ecological voice;an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strengthen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try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ing to promote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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